基因的世界及其面臨的問題

　　一九八九年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決定支持由華生博士（Jaines Watson 1928－就是和Francis Crick 1916－共同發現基因「雙螺旋結構」模型的生物學家）所領導的科學家群，進行為期十五年，並將投入數十億美元的「人體基因解讀計畫」，預定在西元二千零五年，完成此一人類DNA中三十億基因密碼序列的解讀任務。（我國榮民總醫院及陽明大學亦受邀參與計劃，負責第四號基因組，如無意外，可望在本年六月完成解讀，該基因據台大研究，有涉及肝病的密碼。）這項研究，將使人類明白基因和個體間的關係，包括最重要的個體性狀（如皮膚顏色、智能、身高…等）及功能（如基因如何指揮蛋白質形成各種器官，並予任務）等等關於遺傳基本問題（料想必可解開孟德爾碗豆高低莖遺傳律，具有深化的意義）換句話說，人類將可因之，而獲得生命最內層的信息，從而揭開生命奧秘。並將運用生命工程技術，依照計劃執行基因的改造，及生命的複製等等工作。生物科技將無所不能，其必將進入各種生活領域，衝擊人類最本根的價值觀。並聯合數位化的技術，發展可怕的成就，而全面的推動一個全新的時代，也就是科學家，所說的二十一世紀是基因的世界了。

　　回想人類五千年的文明史，其最軸心的議題，應該是由生存需求所衍（延）生的個體和群體孰重的問題。古希臘哲人普哥拉斯主張「人為萬物的權衡」。固有神祇論迴歸人文思想的範疇，但其強調「個人的重要性，無可替代」的個人主義原則，卻十分強烈。他並以之對抗柏拉圖等，當時主流價值學者（說），所倡導的客觀、公共鑑賞等群族主義。這兩種思想在人類生存的舞台上，互有擅場。一般而言，當族群遇有外侮，則主張社群主權者，可踔勵發皇。反之，若環境安定，則個人人權主義者，將隨勢宣揚而成為主流關切。其實重群體是考量安全；親個人則偏愛創獲。基本上，這兩端不同思考的方向，均在做殊途同歸的努力。然而，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論辯，數千年來，無有止息，揆其原因，實是受制於爭執的標的物為「個人」所致。

　　個體的出生到死亡是否表徵著「一個完盡的生命歷程」？生是「有」的表徵（緣聚則生），死是滅的歸藏（緣散則滅），所有的動植物，是否均接受這種見解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做為最高級生物的人類，卻有大部份不甘心死後「無有」的唯物論。人怎麼可能不異於禽獸？因之，人類創獲許多宗教，用來解答這個無記的問題，她一方面，固然撫慰著創傷的心，另方面，則提供一個永無止境的浪漫憧憬，如基督教的天堂地獄說，佛教，婆羅門等輪迴或「去」輪迴，甚至中國道教不死的追求，仙真的世界等等靈肉二元之說。（只有儒家指稱三不朽是立德、立功、立言類似新達文主義所稱的瀰）這些關切終極的宗教論述，在配合人性的需求，大體上自是精采絕倫吸引數十億的信眾，也發揮了安頓生命的功能。

　　然而，當人們回到現實的世界，他們看到一活生生的親友，摸得到，聽得明，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存有（To being），同時這個存有和大家一起爭逐名位、財物，過著繁華多彩的日子，他老老實實的擁有（To having）一些，正和你我一樣，只是當他走到人生的盡頭，離棄所有親友時，從此形滅影渺，天人永隔。所謂「可憐永定河邊骨，猶為夢裏未歸人！（宋‧王安石詩）」必定會不禁想起，假使花開花落是一個完整的歷程，難道親眼目睹的親人，從搖籃到墳墓，不也就是人的一生嗎？飄緲虛幻的天廷，渺茫不可知魂魄，或許存在著延續生命不滅的指望。但假如不是，人們是否如同釋尊在回答：「世尊涅槃后如何安住？」的問題時，以「存在戒與法之中」的宣示。而將己身完盡後，也托言存在兒女與后生之中，薪盡火傳呢！

　　個體在成、住、壞、空的生命週期裡，雖曾尋求種種永生辦法，藉以抵抗壞、空的宿命，但時光易逝，三更敲鑼五更走，這是限於時間的無奈。多少英雄美人浪淘盡，徒留空名向明月！當然存活是所有故事的焦點，一幀失去焦距的圖像能表達什麼？因之，不管如何，應將「個體存活始有意義」的思想充分發揮，明知宿命已定，仍將求其僥倖，自古求其不死代代相傳。但個體是風中殘燭，終將熄滅。

　　一八五九年，達爾文發表演化論。闡明長久以來（二十年）他觀察比較，甚至解剖各種不同地區，不同年代的生物，演化狀況，他有充分的證據歸納出「天擇」其實是演化的核心。天演論的精義大約可分為（一）生物為生存有演化的事實。（二）演化以天擇偏愛而成立。（三）種內演化有性擇原理支撐。（四）演化是天道酬易（變化分化）。（五）有利的組織或架構，可以遺傳，最后可形成另一個物種原始。（六）群體是維護個體生存的機制之一。關於第六項，他認為中國竹一百二十年才開花一次，是以生命集團「同時多量產」的策略，以對抗天敵吞食，而達到保種、保祖先的生命之河，源源不絕。

　　他又觀察到雄蜂、雄蟻有放棄生育權，協助蟻王、蜂王餵養兄弟姊妹，即所謂行社會集團生活的事實。雖然他不明個體優先的確切緣由，但毫無疑問的，他對傳統上，以道德勸說或威權統制上等，有利階級的論辯，表達強烈的質疑。他已經隱約的提出生物有犧牲同儕，而保一種姓傳承的傾向，此一線索極為重要，事實上，她就是開啟新達爾文主義，以祖先基因解說生命傳承的真諦。

　　達爾文的發現，除了直接衝擊希伯來族、及歐美文化的基礎假設－上帝用了五日創造天地萬物，第六日則依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人類始祖亞當。因為他證明物種由演化而成，亦即物種不是「分別」被造，並聲言物種間皆應有血緣的關係，簡單地說人類的祖先，不僅是猿猴，更是其他魚類、鳥類…甚或植物乃至有核無核細菌、病毒等微生物，這個血脈圖系表貫串了生物系統無一例外。（除他不和拉馬克同樣假設生物來自無生物，用來推翻聖經生命來自上帝的記載！）另則即在指出人類問題核心，受制於個體生命週期是一種浮表的誤解。因為生命是一條源遠流長之河，前面的物種斷滅了，但後面的新物種獲得傳遞生命，無有終止。易言之，個體與群體是共同合一的物種，而非對立的實體！他們共同承載著種性發揚任務。並且由祖先基因精確算計，選擇一個最有利的策略，保守那個來自太古的神湯。

　　從個體的考量過渡到基因（種性）為核心思考的歷程中，其實夾雜著孟德爾（Mendal,1822－1884）的遺傳學論述。孟氏以高低莖碗豆配種的遺傳，計數植物子代間顯性、隱性的關係。在一九○○年代，學者重新檢視他的遺傳論文，確認遺傳的染色體，有交換的事實，並進而推論到變易，可能是演化成功唯一的力量。但到了二○年代至四○年代加入的生物統計學，產生了互動作用，才逐漸形成了今日的演化生物學（evolutionary biology）。證實了達爾文演化來自天擇。而天擇涵蓋變化與分化。同時也開啟了，由基因全面說明物種原始的契機！

　　一九五三年詹姆士‧華生（James Wmtsow1928－）和法蘭西斯‧克里克（Francis Crick1916－）共同發現基因的「雙螺旋結構」，並利用錫棒和厚紙做出DNA的模型，把遺傳的法則，用模型具體表現出來，同時解開基因的化學結構（ATCG），揭示基因攜帶的遺傳訊息，及其如何進行自我複製，並代代相傳的真相。華生和克里克因為此一發現，而在一九六二年合得諾貝爾獎。

　　一九四○年代，開始人類對遺傳的研究，已由同「種」遺傳到配子（精卵細胞結合）染色體交換，而進入基因DNA乃至ATCG（基因密碼如何控蛋白質、酵素）等極為核心的信息研究。換句說精緻的研究，已經非常有把握「見微知著」的機械作業，確認沒有例外的，因果關連——指令ATCG如何運作，如何依計畫啟動生命本質的蛋白質長成，且依序發展各種器官，並賦予功能。從配子到胚胎到出生，逐漸發展成為成熟個體。緊接著由於克拉克和華生的基因模型發現，生命工程隨即利用細菌或病毒進行基因的改造，亦即科學家的四招工夫，就是利用「剪刀」「粘膠」「載運工具」「宿主」來完成改造生物的作業。

　　基因被科學修改了，新的物種於焉誕生。生命千億年演化的天擇，由人類在極短期間接管。人擇可以在數小時，最多數年內，即可創出新種，而且照人的意思而非天擇原理。

　　第二個基因世界的重要任務，便是複製。複製的要義在突破雄性（精子）獨佔的繁衍市場。以人類細胞為例，人體約有100個兆億細胞，而每一個細胞均來自相同配子的複製，也就是每一細胞裏的DNA指令都是相同的。既是相同，受孕何必一定藉由精子呢？理論上，自是不必，因之，才有一九九六、五、七英國生物學家魏德邁（Ian Wilmur）宣告的複製羊桃莉（Dolly）誕生的大事件。桃莉是老羊（六歲）的胸乳腺細胞核（分化后的細胞）運用電擊而融入卵細胞（已被取出核），並因之啟動了生命複製機制的工程。這一成功的案例，推翻細胞分化后，不可逆的理論，從此生物身上任何細胞，都可因啟動生命基因程式（ATCG）而複製自己！

　　第三個基因世界的重要任務，便是瀰（Mimeme）的複製。瀰通俗地講便是文化基因。1976道金斯（Richard Dawkims,1941－）出版自私的基因，指出瀰的內涵即是觀念、價值、系統、思考方式等等，她可能藉由大腦裏的腦細胞、腦結構（如海馬迴…）傳承，即由這個腦，跳入另一個腦；也有可能藉由文字、語言、手勢、風俗、習慣傳遞。然而不管用何方式保有，其亦遵照天擇原則進行而發展成了新達爾文主義。假如今后複製瀰，亦可經由人擇的生命工程複製成功，人類將改名為上帝了！

　　第四個基因世界的任務，便是完成生命系統的理論。基督教文明由神為源頭，而開展出整套哲學、倫理、道德乃至法律政治。神為中心而人是被創者，整個宇宙運作，由完美對應不完美。既承認人類為不完美，故應以清楚的規範做為互動的基礎。佛教則確立人為具佛性的圓滿者，故道不假外求，直指本性，性即道即佛，率性而行，則天下為一圓滿。修道即在去其暫時不明，脫離執取的桎梏，充分的解放，十分的自由。然而演化基因論，無須假藉另有神（靈魂）之存在，可直接由生物論證基因便是永不滅的精靈，並且由此展開各種生命倫常。（演化只為生存，並無善惡的問題！）

　　總之，演化論由個體演化論證，深化為基因做為探索的單位以後，既突破了生命限制存活於個體的問題。改由論證成功的基因，來思考人類生存的機轉，吾人確信群體必有力量，以最合適的策略，維護基因的長存。又由於發現基因改造，複製功能的可行性，人類將在時間上，以極短的人擇，改寫漫長的天擇的生命機制。由此兩種成就，相信一個難以測度的新世界即將來臨！

　　二十一世的科技和「數位化」有極為密切的關係。數位化使交通資訊便捷，也使繁複單純化，因此，若再上達文主義，所衍生的基因生命工程，相信新世紀國際化的趨勢，以及分享的願望，將帶給人類新的衝激，換句說，演化論仍將面對幾個大問題。

（一）生命唯物化

　　　基因可否替代靈魂？達爾文始終不能解答生命何來，即基因科學雖能複製生命，但仍無法創獲生命。

（二）複製人或複製器官的界限那裏？

　　　沒有頭殼的複製人是否可定義為「人」？倫理、法律上如何處理？

（三）生物保護的界限在何處？

　　　人與大猩猩的基因有98.4%相同，與猴子有96%相同，與雞鴨有80%相同，與果蠅有60%相同…對同源的生物如何對待？

（四）可否複製或改造人類為超人？

（五）基因治療的界限在那裏

（六）活藥廠

（七）隱私權

　　　達爾文的生物演化論，始終不能解決的是生命來自何處？及魂歸何方的問題。但到了一九九二年，宇宙霹靂大爆炸假說，所完成的宇宙背景輻射探索驗證，生命之源豁然開啟，一掃達氏一百五十年的鬱卒。一九九六年教宗宣示演化論是一種生之理論。自此，達氏的先知形象，應已形塑完成。近期則因基因的遺傳信息被解讀，從揭露出來的生命奧秘，益發證驗達氏從前土法煉鋼的地質調查，種屬解剖的真實性。

　　科學家解釋宇宙及生命的時代即將來臨，過去數千年來的宗教結合政治的祭司時代，或許要告一段落。然而，若能促使宗教工作者，結合科學家或成為像孟德爾神父的科學家，也許以他們數千年的解析生命智慧，應可另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！
